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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.留侯世家簡介

◎前言
在中國的歷史上，有好幾位具有大智慧的人物，他們或開創了新的朝代，或安邦定國，或力挽狂瀾……以他們非凡的智慧，成就了曠世的功業。他們人格高潔，淡泊名利，具有政治才能，澤被天下蒼生，卻沒有政治野心，對功名利祿無所營求，也因此，更讓後世敬仰。漢代開國「三傑」中的張良，正是這樣一位智者。

張良，字子房，戰國末年韓國人，他的父祖曾經做過四代韓國的宰相。傳為漢初城父（今安徽亳州市東南）人，秦末漢初軍事謀略家。張良乃韓國貴族之後，其祖父與父相繼為韓昭侯、宣惠王、襄哀王、厘王和悼惠王之相，有「五世相韓」之稱，為韓國的功勳世家。當張良成人後，卻遭逢韓國被秦國所滅亡，和他相依為命的弟弟也在這場戰爭中不幸去世。懷著國破家亡的悲痛，張良散盡所有的家財，到處尋訪武藝高強的勇士，準備暗殺秦始皇。

◎博浪沙刺秦王


　　論起出身，他不知比漢高祖劉邦高出多少！他的祖先是戰國七雄中的韓國人，祖父、父親做了五代韓王的宰相，可說是一位系出名門的相國公子。秦國滅韓的時候，他年紀雖然小，卻心懷亡國之痛。為了替韓國報仇，拿出了全部家財，招募刺客，謀刺秦始皇。他找到了一位大力士，訂製了一個一百二十斤的大鐵椎，埋伏在秦始皇東巡路線的「博浪沙」，準備趁著秦始皇東巡的時候，用這鐵椎攻擊秦始皇的座車，為天下蒼生除去這暴虐不仁的「始皇帝」。
　 可惜，秦始皇命不該絕，這一椎擲偏了，誤中副車。秦始皇本來以為自己的嚴刑峻法已威服了天下，皇帝寶座穩如泰山，想不到竟有人敢謀刺他。他又怒又恨又怕，下令搜索天下，捉拿刺客。張良只得隱姓埋名的逃走，躲藏在下邳逃避追捕。
◎下邳奇遇孺子可教
　　也就在下邳，他有了奇遇。他遇到了一位老人，坐在橋頭。見他走過時，故意把鞋掉到橋下，叫張良為他撿鞋，還叫張良為他穿上。以張良這樣貴家出身的公子，哪有被人這樣支使過？但是，他可憐這位老人年邁，還是照辦了。老人看他「孺子可教」，約他在第五天天亮的時候，橋上見面。第一次張良按時天明赴約，老人先到了；第二次，才雞鳴破曉，他就去赴約，還是被老人搶了先。老人比他先到，就生氣的責備他與長者約會還遲到！到第三次，他三更半夜就去赴約，終於比老人先到，也通過了老人對他耐心與毅力的考驗，證明了他是可以託付大任的人。就送給他一卷竹簡，他展開一看，原來是《太公兵法》。老人說：　「你好好的研讀，讀通了，就可為帝王師！」他仔細的研究思考之後，終於融會貫通；並且以這部書為基礎，輔佐劉邦，開創了漢代開國大業。清代的陳恭尹讀到這段歷史，非常感慨的寫了一首詩：「謗聲易弭怨難除，秦法雖嚴也甚疏；夜半橋邊呼孺子，人間猶有未燒書！」

◎投效劉邦心繫韓國

　過了十年，秦始皇死了，秦二世受趙高左右，弄得民不聊生；天下群雄並起，逐鹿中原。張良也招募了一些人馬，伺機而動。他曾把《太公兵法》講給一些人聽，別人都沒法了解其中的高妙；而講給沛公劉邦聽時，劉邦雖然不學無術，卻非常欣賞，而且願意聽張良的意見。因此，他選了沛公劉邦做他投效的對象。雖然如此，他還是心繫韓國。當時，各路人馬中，勢力最大的是項梁。項梁為了號召天下，立了楚國的後裔為楚懷王。張良跟隨劉邦去見項梁時，請項梁立韓國的公子韓成為韓王。項梁聽了他的話，果然立了韓成為韓王，並派張良為韓王的執政。但，韓國本身的力量實在太薄弱了，不能獨自成事。於是劉邦把韓王留守在陽翟，自己帶著張良繼續與秦作戰。劉邦在他的謀畫下，勢如破竹的攻破了秦都咸陽。出身寒微的劉邦，見到咸陽的繁華，秦宮的美女，就忘了形，只想留在秦王宮中享樂。樊噲勸他不要住在宮中，他不肯聽。張良嚴正的勸告他：「就因秦皇無道，天下百姓痛恨暴秦，您才有今日。如果您才進秦宮，就迷失在繁華聲色中，只想享樂，豈不令天下人失望？」

◎明燒棧道暗度陳倉
　　劉邦這才聽勸，回到霸水屯兵。項羽不久也到達了，非常妒恨劉邦占了首功，想發兵攻打劉邦。幸好，曾受過張良恩惠的項伯，為了報答張良，前來通風報信；又設計在「鴻門宴」上，讓劉邦逃走，劉邦才逃過了一劫。他又請項伯為劉邦講情，一再的為劉邦說好話，轉達劉邦願為項羽的臣屬意願，請項羽封劉邦為「漢王」。劉邦為了感謝張良，賜給張良黃金百斤、珍珠兩斗。張良毫不吝惜的把這些財物全部都送給項伯，請項伯說服項羽把漢中之地封給劉邦。漢中在陝西南部、湖北西北部，對外交通不便，靠著棧道通行。張良在送劉邦到漢中的時候獻計：一路走，一路把走過的棧道都放火燒了；燒掉了棧道，等於斷絕了返回關中的通路。這樣做，等於向項羽表明了不再與他爭霸的心跡；只有讓項羽放了心，才能確保劉邦的安全。張良不忘故主韓成，想追隨故主。可是項羽不肯放韓成回韓國，後來更把韓成殺了。張良到這時，也死了為韓國復國的心，全心輔佐劉邦。在他的策畫下，雖然「明燒棧道」，卻「暗渡陳倉」，劉邦還是從另一條路，回到了中原。先平定了秦地，再向東攻打項羽。以「事成分地之約」，讓各擁重兵卻心存觀望的各路兵馬都來投效；並且重用韓信，以「十面埋伏」之計，逼得項羽自刎烏江，奠定了漢朝一統江山的基礎。
　　
◎功成身退淡泊名利

　　劉邦當了皇帝，大封功臣。他認為：張良雖然從不曾衝鋒陷陣，但是運籌幃幄，決勝千里的功勞，比任何人都大；因此讓張良自己在齊國境內，選擇三萬戶的地方作封邑。張良說：「當初臣在下邳起兵，與陛下在『留』相遇，這是上天把臣送給陛下。臣不敢接受三萬戶的封邑，就請陛下封臣於『留』，來紀念這一番的君臣遇合吧！」於是，劉邦封張良為「留侯」。
　　張良建立了這樣的功勳，卻並不想當官掌權，他總是從大處著眼，及時給皇帝當「顧問」。在封賞功臣不周，群臣疑慮的時候，他建議漢高祖先封大家都知道他最討厭的雍齒為什方侯，以安定人心；在大家都主張建都洛陽的時候，他力主定都關中，以奠定長治久安的基礎；又建議拜蕭何為宰相，以平治天下。這些建言，都證明他的確有遠見，而且出發點都是無私無我的。國家安定之後，他因為身體不好，就足不出戶，自己閉門靜修，不再過問朝政。他說：「我家世代相韓，所以不惜萬金，為韓國報仇。博浪沙一椎，震動天下！又為帝王師，封賞萬戶，位列諸侯。人生至此，於願已足，現在只希望追隨赤松子雲遊習道，不問世事。」可知他真是一個淡泊名利，具有大智慧的人，世俗間的功名利祿，完全誘惑不了他。像這樣「一柱擎天」的開國功臣，相貌卻非常清俊秀雅，有如美婦人。說來，人真是「不可貌相」呢！ 
貳.漢書、史記正文及白話與比較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撰寫者：吳振獻
漢書《張陳王周傳》(張良傳)
張良字子房，其先韓人也。大父開地，相韓昭侯、宣惠王、襄哀王。父平，相釐王、悼惠王。悼惠王二十三年，平卒。卒二十歲，秦滅韓。良年少，未宦事韓。韓破，良家僮三百人，弟死不葬，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，為韓報仇，以五世相韓故。 

良嘗學禮淮陽，東見倉海君，得力士，為鐵椎重百二十斤。秦皇帝東游，至博狼沙中，良與客狙擊秦皇帝，誤中副車。秦皇帝大怒，大索天下，求賊急甚。良乃更名姓，亡匿下邳。 

良嘗閒從容步游下邳圯上，有一老父，衣褐，至良所，直墮其履圯下，顧謂良曰：“孺子下取履！”良愕然，欲歐之。為其老，乃彊忍，下取履，因跪進。父以足受之，笑去。良殊大驚。父去里所，復還，曰：“孺子可教矣。後五日平明，與我期此。”良因怪之，跪曰：“諾。”五日平明，良往。父已先在，怒曰：“與老人期，後，何也？去，後五日蚤會。”五日，雞鳴往。父又先在，復怒曰：“後，何也？去，後五日復蚤來。”五日，良夜半往。有頃，父亦來，喜曰：“當如是。”出一編書，曰：“讀是則為王者師。後十年興。十三年，孺子見我，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已。”遂去不見。旦日視其書，乃太公兵法。良因異之，常習誦。 

居下邳，為任俠。項伯嘗殺人，從良匿。 

後十年，陳涉等起，良亦聚少年百餘人。景駒自立為楚假王，在留。良欲往從之，行道遇沛公。沛公將數千人略地下邳，遂屬焉。沛公拜良為廄將。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，沛公喜，常用其策。良為它人言，皆不省。良曰：“沛公殆天授。”故遂從不去。 

沛公之薛，見項梁，共立楚懷王。良乃說項梁曰：“君已立楚後，韓諸公子橫陽君成賢，可立為王，益樹黨。”項梁使良求韓成，立為韓王。以良為韓司徒，與韓王將千餘人西略韓地，得數城，秦輒復取之，往來為游兵潁川。 

沛公之從雒陽南出轘轅，良引兵從沛公，下韓十餘城，擊楊熊軍。沛公乃令韓王成留守陽翟，與良俱南，攻下宛，西入武關。沛公欲以二萬人擊秦嶢關下軍，良曰：“秦兵尚彊，未可輕。臣聞其將屠者子，賈豎易動以利。願沛公且留壁，使人先行，為五萬人具食，益張旗幟諸山上，為疑兵，令酈食其持重寶啗秦將。”秦將果欲連和俱西襲咸陽，沛公欲聽之。良曰：“此獨其將欲叛，士卒恐不從。不從必危，不如因其解擊之。”沛公乃引兵擊秦軍，大破之。逐北至藍田，再戰，秦兵竟敗。遂至咸陽，秦王子嬰降沛公。 

沛公入秦，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，意欲留居之。樊噲諫，沛公不聽。良曰：“夫秦為無道，故沛公得至此。為天下除殘去賊，宜縞素為資。今始入秦，即安其樂，此所謂‘助桀為虐’。且‘忠言逆耳利於行，毒藥苦口利於病’，願沛公聽樊噲言。”沛公乃還軍霸上。 

項羽至鴻門，欲擊沛公，項伯夜馳至沛公軍，私見良，欲與俱去。良曰：“臣為韓王送沛公，今有事急，亡去不義。”乃具語沛公。沛公大驚，曰：“為之柰何？”良曰：“沛公誠欲背項王邪？”沛公曰：“鯫生說我距關毋內諸侯，秦地可王也，故聽之。”良曰：“沛公自度能卻項王乎？”沛公默然，曰：“ 

今為柰何？”良因要項伯見沛公。沛公與伯飲，為壽，結婚，令伯具言沛公不敢背項王，所以距關者，備它盜也。項羽後解，語在羽傳。 

漢元年，沛公為漢王，王巴蜀，賜良金百溢，珠二斗，良具以獻項伯。漢王亦因令良厚遺項伯，使請漢中地。項王許之。漢王之國，良送至褒中，遣良歸韓。良因說漢王燒絕棧道，示天下無還心，以固項王意。乃使良還。行，燒絕棧道。 

良歸至韓，聞項羽以良從漢王故，不遣韓王成之國，與俱東，至彭城殺之。時漢王還定三秦，良乃遺項羽書曰：“漢王失職，欲得關中，如約即止，不敢復東。”又以齊反書遺羽，曰：“齊與趙欲并滅楚。”項羽以故北擊齊。 

良乃間行歸漢。漢王以良為成信侯，從東擊楚。至彭城，漢王兵敗而還。至下邑，漢王下馬踞鞍而問曰：“吾欲捐關已東等棄之，誰可與共功者？”良曰：“九江王布，楚梟將，與項王有隙，彭越與齊王田榮反梁地，此兩人可急使。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，當一面。即欲捐之，捐之此三人，楚可破也。”漢王乃遣隨何說九江王布，而使人連彭越。及魏王豹反，使韓信特將北擊之，因舉燕、伐、齊、趙。然卒破楚者，此三人力也。 

良多病，未嘗特將兵，常為畫策臣，時時從。 

漢三年，項羽急圍漢王於滎陽，漢王憂恐，與酈食其謀橈楚權。酈生曰：“昔湯伐桀，封其後杞；武王誅紂，封其後宋。今秦無道，伐滅六國，無立錐之地。陛下誠復立六國後，此皆爭戴陛下德義，願為臣妾。德義已行，南面稱伯，楚必斂衽而朝。”漢王曰：“善。趣刻印，先生因行佩之。” 

酈生未行，良從外來謁漢王。漢王方食，曰：“客有為我計橈楚權者。”具以酈生計告良曰：“於子房何如？”良曰：“誰為陛下畫此計者？陛下事去矣。”漢王曰：“何哉？”良曰：“臣請借前箸以籌之。昔湯武伐桀紂封其後者，度能制其死命也。今陛下能制項籍死命乎？其不可一矣。武王入殷，表商容閭，式箕子門，封比干墓，今陛下能乎？其不可二矣。發鉅橋之粟，散鹿臺之財，以賜貧窮，今陛下能乎？其不可三矣。殷事以畢，偃革為軒，倒載干戈，示不復用，今陛下能乎？其不可四矣。休馬華山之陽，示無所為，今陛下能乎？其不可五矣。息牛桃林之野，示天下不復輸積，今陛下能乎？其不可六矣。且夫天下游士，左親戚，棄墳墓，去故舊，從陛下者，但日夜望咫尺之地。今乃立六國後，唯無復立者，游士各歸事其主，從親戚，反故舊，陛下誰與取天下乎？其不可七矣。且楚唯毋彊，六國復橈而從之，陛下焉得而臣之？其不可八矣。誠用此謀，陛下事去矣。”漢王輟食吐哺，罵曰：“豎儒，幾敗乃公事！”令趣銷印。 

後韓信破齊欲自立為齊王，漢王怒。良說漢王，漢王使良授齊王信印。語在信傳。 

五年冬，漢王追楚至陽夏南，戰不利，壁固陵，諸侯期不至。良說漢王，漢王用其計，諸侯皆至。語在高紀。 

漢六年，封功臣。良未嘗有戰鬥功，高帝曰：“運籌策帷幄中，決勝千里外，子房功也。自擇齊三萬戶。”良曰：“始臣起下邳，與上會留，此天以臣授陛下。陛下用臣計，幸而時中，臣願封留足矣，不敢當三萬戶。”乃封良為留侯，與蕭何等俱封。 

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，其餘日夜爭功而不決，未得行封。上居雒陽南宮，從復道望見諸將往往數人偶語。上曰：“此何語？”良曰：“陛下不知乎？此謀反耳。”上曰：“天下屬安定，何故而反？”良曰：“陛下起布衣，與此屬取天下，今陛下已為天子，而所封皆蕭、曹故人所親愛，而所誅者皆平生仇怨。今軍吏計功，天下不足以遍封，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，又恐見疑過失及誅，故相聚而謀反耳。”上乃憂曰：“為將柰何？”良曰：“上平生所憎，群臣所共知，誰最甚者？”上曰：“雍齒與我有故怨，數窘辱我，我欲殺之，為功多，不忍。”良曰：“今急先封雍齒，以示群臣，群臣見雍齒先封，則人人自堅矣。”於是上置酒，封雍齒為什方侯，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。群臣罷酒，皆喜曰：“雍齒且侯，我屬無患矣。” 

劉敬說上都關中，上疑之。左右大臣皆山東人，多勸上都雒陽：“雒陽東有成皋，西有殽黽，背河鄉雒，其固亦足恃。”良曰：“雒陽雖有此固，其中小，不過數百里，田地薄，四面受敵，此非用武之國。夫關中左殽函，右隴蜀，沃野千里，南有巴蜀之饒，北有胡苑之利，阻三面而固守，獨以一面東制諸侯。諸侯安定，河、渭漕輓天下，西給京師；諸侯有變，順流而下，足以委輸。此所謂金城千里，天府之國。劉敬說是也。”於是上即日駕，西都關中。 

良從入關，性多疾，即道引不食穀，閉門不出歲餘。 

上欲廢太子，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。大臣多爭，未能得堅決也。呂后恐，不知所為。或謂呂后曰：“留侯善畫計，上信用之。”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劫良，曰：“君常為上謀臣，今上日欲易太子，君安得高枕而臥？”良曰：“始上數在急困之中，幸用臣策；今天下安定，以愛欲易太子，骨肉之間，雖臣等百人何益！”呂澤彊要曰：“為我畫計。”良曰：“此難以口舌爭也。顧上有所不能致者四人。四人年老矣，皆以上嫚厉士，故逃匿山中，義不為漢臣。然上高此四人。今公誠能毋愛金玉璧帛，令太子為書，卑辭安車，因使辨士固請，宜來。來，以為客，時從入朝，令上見之，則一助也。”於是呂后令呂澤使人奉太子書，卑辭厚禮，迎此四人。四人至，客建成侯所。 

漢十一年，黥布反，上疾，欲使太子往擊之。四人相謂曰：“凡來者，將以存太子。太子將兵，事危矣。”乃說建成侯曰：“太子將兵，有功即位不益，無功則從此受禍。且太子所與俱諸將，皆與上定天下梟將也，今乃使太子將之，此無異使羊將狼，皆不肯為用，其無功必矣。臣聞‘母愛者子抱’，今戚夫人日夜侍御，趙王常居前，上‘終不使不肖子居愛子上’，明代太子位必矣。君何不急請呂后承間為上泣言：‘黥布，天下猛將，善用兵，今諸將皆陛下故等夷，乃令太子將，此屬莫肯為用，且布聞之，鼓行而西耳。上雖疾，彊載輜車，臥而護之，諸將不敢不盡力。上雖苦，彊為妻子計。’”於是呂澤夜見呂后。呂后承間為上泣而言，如四人意。上曰：“吾惟之，豎子固不足遣，乃公自行耳。”於是上自將而東，群臣居守，皆送至霸上。良疾，強起至曲郵，見上曰：“臣宜從，疾甚。楚人剽疾，願上慎毋與楚爭鋒。”因說上令太子為將軍監關中兵。上謂“子房雖疾，彊臥傅太子”。是時叔孫通已為太傅，良行少傅事。 

漢十二年，上從破布歸，疾益甚，愈欲易太子。良諫不聽，因疾不視事。叔孫太傅稱說引古，以死爭太子。上陽許之，猶欲易之。及宴，置酒，太子侍。四人者從太子，年皆八十有餘，須眉皓白，衣冠甚偉。上怪，問曰：“何為者？”四人前對，各言其姓名。上乃驚曰：“吾求公，避逃我，今公何自從吾兒游乎？”四人曰：“陛下輕士善罵，臣等義不辱，故恐而亡匿。今聞太子仁孝，恭敬愛士，天下莫不延頸願為太子死者，故臣等來。”上曰：“煩公幸卒調護太子。” 

四人為壽已畢，趨去。上目送之，召戚夫人指視曰：“我欲易之，彼四人為之輔，羽翼已成，難動矣。呂氏真乃主矣。”戚夫人泣涕，上曰：“為我楚舞，吾為若楚歌。”歌曰：“鴻鵠高飛，一舉千里。羽翼以就，橫絕四海。橫絕四海，又可奈何！雖有矰繳，尚安所施！”歌數闋，戚夫人歔欷流涕，上起去，罷酒。竟不易太子者，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。 

良從上擊代，出奇計下馬邑，及立蕭相國，所與從容言天下事甚眾，非天下所以存亡，故不著。良乃稱曰：“家世相韓，及韓滅，不愛萬金之資，為韓報仇彊秦，天下震動。今以三寸舌為帝者師，封萬戶，位列侯，此布衣之極，於良足矣。願棄人間事，欲從赤松子游耳。”乃學道，欲輕舉。高帝崩，呂后德良，乃彊食之，曰：“人生一世，如白駒之過隙，何自苦如此！”良不得已，彊聽食。後六歲薨。諡曰文成侯。 

良始所見下邳圯上老父與書者，後十三歲從高帝過濟北，果得穀城山下黃石，取而寶祠之。及良死，并葬黃石。每上冢伏臘祠黃石。 

子不疑嗣侯。孝文三年坐不敬，國除。

白話：
張良, 字子房, 祖上是韓國人。祖父張開地, 曾是韓昭侯、宣惠王、襄哀王的相國。父親張平, 為矨王、悼惠王相國,悼惠王二十三年( 前250 ) , 張平去世。二十年後, 秦滅韓。
張良因年少, 尚未在韓國任職。韓國破滅時, 張良有家僮三
百, 弟弟死後尚未安葬, 而用全部家財招求俠客謀刺秦王, 要替韓國報仇, 為的是父祖做了韓國五代相國的緣故。張良曾在淮陽學禮, 又東行拜訪倉海君, 求得大力士, 專制了一百二十斤的鐵椎。當時秦始皇向東巡遊, 行至博浪沙地方, 張良與刺客伏擊秦始皇, 鐵椎誤中副車。秦始皇大怒, 令大肆搜捕, 又急又狠要抓刺客, 張良於是更名換姓, 逃匿到下邳。
一次, 張良從容閒遊到下邳一座橋上, 有一老翁, 穿粗麻短衣, 走到張良身邊, 故意把鞋子掉到橋下, 回頭對張良說“:小子下去把鞋拾來!”張良很驚訝,想揍他。因為他是長者就強忍性子, 下橋取鞋, 就勢屈膝替他穿上。老人伸腳穿上鞋, 笑著走了。張良大為驚訝。老人走了裏許又回來, 說:“ 小子是可教之材。第五天天亮時, 來此同我見面。”張良因此很納悶, 行禮答:“ 好。”第五天天亮, 張良前去, 老人已先到等在那兒, 生氣地說:“與老人約會為何來遲? 回去,五天后早些來。”到第五天, 雞叫時前往,老人又先到, 還是生氣說:“為何又來遲?五天后再早些來。”五天后, 張良半夜前去, 沒多久老人也來了, 高興地說“: 應當如此。”拿出一編書說“: 讀好了此書可做帝王之師, 十年後天下大變。十三年後,你會見到我, 濟北穀城山下的黃石, 即是
我。”於是離開不見了。天明看這編書,原來是《太公兵法》。張良心中感到奇
異, 常常研讀它。
  留居下邳時, 張良好負氣仗義。有項伯曾殺了人, 與張良藏匿一處。十年後, 陳涉等人起兵反秦, 張良也聚集百余名青年。景駒在留自立為楚假王, 張良想前往投奔, 途中遇到沛公。沛公率領數千人在下邳擴張地盤, 張良就歸屬了他。沛公拜張良為廄將, 張良多次拿《太公兵法》給沛公講解, 沛公很喜歡, 常常用他的計策。張良對其他人講太公兵法, 都不能領悟。
張良感歎說:“沛公的悟性是天之所予啊!”因此就跟隨他不再他往。沛公到達薛, 會見了項梁, 共同立了楚懷王。張良就勸說項梁“: 您已立了楚王后人, 韓王室的各位公子中橫陽君韓成最為賢能, 可以立為王, 來增樹黨羽。”項梁便派張良找到韓成, 立為韓王。任張良為韓國的司徒, 同韓王率一千餘人向西攻取韓國故地, 取得數城, 可秦軍隨即又奪了回去, 韓軍就在潁川一帶往來遊動。沛公的軍隊從洛陽南出頧轅關, 張良引兵跟隨沛公, 攻下十幾座舊韓國城池, 打擊了楊熊軍隊。沛公就令韓王成留守陽翟, 而與張良一同向南攻下宛城,西入武關。沛公打算以二萬人攻打秦山堯關守軍, 張良說:“秦兵還很強大, 不可輕視。我聽說山堯關守將是屠夫之子, 市賈小人容易為財帛小利所動。希望您且留守營地, 派人先行, 備下五萬人的糧餉,在附近山上增設旗幟, 作為疑兵。讓酈食其拿些貴重寶貨去利誘秦將。”秦將果然想與沛公聯合, 西襲咸陽, 沛公打算依計而行。張良說:“這只是將領想叛秦,恐怕士卒不一定服從, 不從必然危險, 不如趁其懈怠打擊他們。”於是沛公領兵襲擊大敗秦軍, 追擊到藍田, 再次決戰, 秦兵徹底潰敗。於是兵臨咸陽, 秦王子嬰向沛公投降。沛公入秦宮見宮室帷帳、犬馬珍寶、美女, 數以千計, 想留居皇宮。樊噲勸諫, 沛公不聽。張良說:“ 因為秦朝無道不仁, 沛公才得到此, 而為天下人剷除殘民之賊, 應以崇尚儉樸為本。如今剛入秦都, 就沉迷於享樂, 這即是人們所說的‘助桀為虐’了。況且忠言逆耳利於行,良藥苦口利於病, 希望您聽取樊噲的勸
告。”沛公於是率軍返回霸上。項羽到達鴻門, 想攻擊沛公, 項伯夜裏奔往沛公軍營, 私下找到張良, 要張良一同逃走。張良說:“ 我替韓王伴送沛公, 現今情況緊急, 我卻逃走太不仁義。”於是對沛公講明情況, 沛公大驚說:“ 怎麼辦呢?”張良說“: 沛公是否真心要背叛項羽?”沛公說:“ 那些小人勸我把守關口, 不讓諸侯進入, 就可在秦地為王。所以我聽信了他們。”張良又問“: 您估計有能力抵禦項王嗎?”沛公沉默了一下說:“現在又該怎麼辦?”張良就此邀項伯見了沛公。沛公給項伯敬酒, 祝福他並約為兒女親家, 讓項伯向項羽講明沛公不敢背叛, 之所以扼守關口是為了防備其他盜賊。項羽後來和解了此事。《項羽傳》中有記載。
漢元年( 前206 ) , 沛公為漢王, 領巴、蜀之地, 賜張良黃金百斤, 珍珠兩鬥,張良全拿去獻給了項伯。漢王又讓張良送厚禮給項伯, 讓項伯代他向項羽請封漢中之地, 項王答應了請求。漢王回封國, 張良送行到褒中, 漢王遣張良回韓王那裏, 張良趁機勸漢王燒絕棧道, 向天下明示無東還之意, 以此安定項王之心。漢王於是讓張良回轉, 自己邊走邊燒棧道。張良到了韓王境界, 得知項羽因張良追隨漢王的緣故, 不派韓王成就國, 而讓他隨同東歸, 在彭城又將他殺了。這時漢王已還定三秦, 張良就給項羽寫信說“: 漢王失去應得的封職, 但想得到關中, 實踐先前的約定即可, 再不敢東進。”又將齊國反叛楚的文書送給項羽, 說:“齊與趙打算一同滅楚。”項羽因此向北攻打齊國。張良微行回到漢王處, 漢王封張良為成信侯, 隨同漢王東進攻楚。到彭城,漢王兵敗而回。走到下邑, 漢王下馬靠倚馬鞍問道“: 我想拿出函谷關以東地方用作封賞, 誰可以與我共成大業呢?”張良說“: 九江王黥布是楚國猛將, 與項王有隔閡, 彭越正聯合齊王田榮在梁地反楚, 這兩個人可派急用。漢王的將領只有韓信可委以大事, 獨當一面。您真想賞地, 賞給這三人, 就可打敗楚國。”於是漢王就派隨何遊說九江王黥布, 又派人去聯絡彭越。到魏王豹叛漢時, 韓信獨自領兵向北出擊, 趁勢取得燕、代、齊、趙諸國。而且最終打敗楚國也是靠了這三人之力。張良多病, 未曾獨自領兵征戰, 作為出謀劃策的謀臣, 時時跟隨漢王。
漢三年( 前204 ) , 項羽迅速將漢王圍困在滎陽, 漢王憂懼不安, 和酈食其謀劃如何削弱楚國勢力, 酈先生說:“ 從前商湯伐桀, 封夏的後人于杞地; 武王伐紂, 封殷的後人于宋國。而今秦殘虐無道, 伐滅六國, 使他們的後人無立錐之地。陛下若真能複立六國後人, 為此人們都會爭相感戴陛下的恩德仁義, 願意聽您支配。恩德仁義施行了, 再要南面稱霸, 楚國必定敬服前來朝拜。”漢王說:“好吧, 趕快刻印, 先生就帶給六國之後佩戴吧。”酈先生沒有動身, 張良從外地來拜見漢王, 漢王正用餐, 說“: 賓客中有人為我出了削弱楚國之計。”詳細地把酈生之計告訴了張良, 問:“子房, 你看如何?”張良說“: 是誰替陛下策劃此計? 陛下的大事要完了!”漢王問:“ 為什麼?”張良說:“請把您面前用的筷子拿來我指劃一下,從前商湯、周武王之所以封立夏桀、商紂王後裔, 是估量自己能控制他們的生死大權。如今陛下能置項籍於死地嗎? 這是不可分封之一。武王入殷, 在裏門表彰商容的德行, 對箕子表示敬意。修整比干的墳墓, 如今陛下能這樣嗎? 這是不可分封之二。武王發放殷巨橋倉糧食, 分撥鹿台府庫錢財, 賜給貧窮百姓,如今陛下能做到嗎? 這是不可分封之三。伐殷戰事完畢, 改戰車為乘車, 倒放兵器表示不再動武, 今陛下能這樣嗎?這是不可以之四。將戰馬放養在華山南面, 以表示不再動用, 今陛下能做到嗎?是不可以之五。將牛放牧到桃林之野,表示不再用來運轉糧草輜重, 今陛下能嗎? 這是不可以之六。況且天下的謀臣游士, 離開親戚, 棄卻祖墳, 告別故友來跟從陛下, 誰不是日夜想望多少有點封地, 如今要封立六國之後, 便無土地封有功之人, 謀臣遊士各自回國侍奉國君, 和親人在一起, 故人重聚, 那麼陛下依靠誰去奪取天下? 這是不可以之七。而且當今唯楚強大無匹, 若複立的六國因力弱重被它削弱成其附庸, 陛下還怎麼使他們臣服於漢呢? 這是不可以之八。真若用了此種謀劃, 陛下的大事就完了!”漢王止住吃飯, 吐出口中之食罵道:“ 書呆子幾乎壞了老子大事!”命令趕快銷毀印璽。後來, 韓信攻破齊國想自立為齊王,漢王大怒, 張良勸說漢王, 漢王就派張良帶著印信去封韓信為齊王。《韓信傳》中有記載。
漢五年( 前202 ) 冬天, 漢王追擊楚軍到陽夏之南, 作戰不利, 就堅守固陵,約定合擊楚軍的諸侯到期不來, 張良勸說漢王, 漢王採納了他的建議, 諸侯就都來了。《高帝紀》中有記述。
漢六年( 前201) , 封賞功臣, 張良沒有帶兵征戰之功, 高帝說:“ 帷幄之中運籌定策, 決勝於千里之外, 這是子房的功勞。你在齊國境內自擇三萬戶的食邑吧。”張良說:“ 當初臣起自下邳, 在留碰到您, 這是上天將臣交給陛下。陛下采用我的計策, 有幸常起作用, 我的意願封給留就夠了, 不敢接受萬戶食邑。”於是封張良為留侯, 與蕭何等人一起受封。漢帝已經封賞了大功臣二十多人,其餘的功臣日夜爭論, 功勞大小難以決定, 還沒能封賞。皇帝住在洛陽南宮, 從閣樓間的天橋望見諸位將領, 往往三五成群在小聲談論, 皇帝問:“ 這是在講什麼?”張良答“: 陛下不知道麼? 這是在謀反。”皇帝說:“ 天下剛才平定, 為何又要造反?”張良說:“ 陛下以平民百姓起家,依靠他們取得天下, 現今陛下成了天子,然而所封賞的都是像蕭何、曹參這些故舊親信, 所誅殺的都是平生仇視怨恨的人。現在軍吏們計算功勞, 有功人都分封則天下地不夠, 他們怕您不能全部封賞, 又恐因往日過失被誅殺, 所以聚集謀反呢!”皇帝憂慮地說“: 怎麼辦呢?”張良說“: 皇上平生最憎惡、群臣又都知道的人是誰?”皇帝說:“ 雍齒和我有舊怨, 多次侮辱我, 我想殺他, 卻因他功勞多不忍下手。”張良說:“ 現在快點封賞雍齒, 讓群臣知曉, 那些人看到雍齒受封, 必定人人都有信心了。”於是皇帝置備酒席, 封雍齒為什方侯, 並且緊催丞相禦史定功行賞。群臣酒宴完後都歡欣鼓舞說“: 雍齒尚且封為侯, 我等也無憂了。”劉敬勸漢帝定都關中, 皇上猶豫。左右大臣都是華山崤山以東人, 多勸皇帝定都洛陽“: 洛陽東有成皋, 西有肴殳黽,背黃河, 面伊、洛, 地勢堅固足以依靠。”張良講“: 洛陽雖有穩定的地勢, 但它的腹地狹小不過幾百里, 田地貧瘠, 四面受敵, 不是用武之地。至於關中東有崤山、函谷關, 西有隴山蜀地, 沃野千里, 南有巴蜀的豐饒, 北有胡地草場之利, 有三面的險要可以固守, 有東方一面可控制諸侯。只要諸侯安定, 就可用黃河、渭水漕運天下糧食西供京師需求。倘若諸侯叛變, 順流而下, 也足以轉運軍隊和輜重。這就是人們所說的金城千里、天府之國呀! 劉敬的建議是對的。”於是高帝即日起程向西, 定都關中。張良隨同入關, 因天生多病, 就靜居養生, 不食糧食, 一年多閉門不出。高帝想廢黜太子, 另立戚夫人的兒子趙王如意。因大臣們多有勸阻, 才沒最後決定, 呂后惶恐, 不知該怎麼辦。有人對呂后說:“ 留侯善於出謀劃策, 皇上十分信用他。”呂后就派建成侯呂澤逼張良說“: 您久為皇上謀臣, 如今皇帝日日要另立太子, 您豈可高枕無憂?”張良說:“當初皇上數次在危急困境之中, 僥倖采用了我的計策; 現在天下安定, 因為喜愛戚夫人另立太子, 骨肉之間的家事, 即使我等一百多人又能怎樣。”呂澤勉強要求道“: 替我出個主意。”張良說“: 這件事難以用口舌言語諫爭。想想皇上曾徵召賢才, 召來四個人, 四人已年老, 都因皇上慢待輕侮士人之故, 所以逃匿山中, 守節氣不做漢臣。而皇帝卻看重這四人。如今你真能不惜金玉璧帛, 讓太子寫封書信, 言辭謙恭, 備好車子, 再派善言之人去固執相邀, 他們應該會來。來了奉為上賓, 時常跟隨上朝, 讓皇帝看見他們。這對太子穩定名位或許有幫助。”於是呂后讓呂澤帶了太子的書信, 卑辭厚禮, 去迎請這四人。四人來後, 作為賓客留在建成侯府裏。
漢十一年( 前196 ) 黥布造反, 皇帝病著, 想派太子率兵前往平叛。四位老者互相商議說:“ 我們之所以來京師, 是要保全太子, 太子率兵, 事情就危險了。”於是勸建成侯說:“ 太子率兵出征, 有功也無益於名位, 無功就可因此遭禍。況且太子所要與之一同出征的諸將, 都是曾同皇帝定天下的梟將, 如今讓太子統率他們, 真無異是讓羊統率狼, 都不肯替太子賣力, 這樣出征無功就不難肯定了。我們聽人說:‘ 母親受寵愛, 兒子就常被抱。’現今戚夫人日夜侍候皇上, 趙王又常在跟前, 皇上又講過‘ 終究不會讓那個不肖子地位在愛子之上。’明顯地是要趙王取代太子。您何不趕快請呂皇后找機會對皇帝哭訴, 就說黥布是天下的猛將,善於用兵, 如今諸位將領都是陛下的故舊和地位相等之人, 讓太子統率他們, 這些人一定不肯盡力, 況且若黥布聞知, 會更放肆地西來。皇上雖有病, 可勉強坐上輜車, 監領諸將, 諸將就不敢不盡力了。皇上雖是受苦, 可也要強自支撐, 為妻子兒女打算。”於是呂澤連夜見呂后,呂后找機會對皇帝哭說四人授意的那些話。皇帝說:“ 我想過, 這孩子本來就不足差遣, 老子自己去吧。”於是皇上就率兵東征, 留守的大臣都送行到霸上。張良病了, 勉強支撐, 送到曲郵, 謁見皇上,說“: 我應當隨從的, 奈何病勢沉重。楚人剽悍迅猛, 望皇上不必與楚人硬拚。”趁機勸說皇上讓太子為將軍, 監守關中部眾。皇上講:“子房雖然病著, 臥病中要勉力輔助太子。”這時叔孫通已任太傅, 張良承擔少傅的工作。
漢十二年( 前195 ) , 皇上打敗黥布回來, 病情愈加沉重, 就愈想另立太子。張良見勸諫無效, 便託病不理事了。叔孫通引述古今事例勸說, 以死力爭維護太子。皇上表面允許, 其實還想更換太子。一次飲宴置酒, 太子侍候, 四位老人跟從太子, 年紀皆在八十以上, 鬚眉皓白, 衣冠博帶。皇上覺得奇怪, 問道“: 他們是幹什麼的?”四人上前回答, 各自講出姓名。皇上這才大驚道:“ 我徵召各位, 你們都逃避不見, 如今各位為何跟我兒在一起?”四人都說“: 陛下輕慢好罵士人, 我們決意不受輕侮, 所以逃避, 而今聞知太子仁厚孝順恭敬愛士, 天下士人無不仰望, 願為太子效死, 因此我們就來了。”皇上說“: 煩勞各位有始有終地輔佐太子吧。”四人向皇帝祝酒致意後, 躬身辭去。皇上目送他們, 叫過戚夫人指點著四人說“: 我想換他, 可是那四人輔佐他, 羽翼已經長成, 難以動搖了。呂後真是你的主宰者了。”戚夫人傷感哭泣, 皇上說:“給我跳起楚舞吧, 我為你和唱楚歌。”歌中唱道“: 鴻鵠高飛呵, 一舉便千里。羽翼長成呵, 可橫渡四海。橫渡四海呵, 已無可奈何! 雖有箭矢呵, 已無處可施!”連唱數曲, 戚夫人哀歎流淚。皇上起身離開, 罷了酒宴。終究不曾改立太子的原因, 就得力于張良出計招來這四人。張良隨從皇帝攻打代國, 曾出奇計攻下馬邑, 直至勸立了蕭相國, 與皇帝從容計議了很多天下大事, 對國家存亡關系不大, 因此不做記述了。張良對人表示“: 我家世代在韓為相, 到韓國滅亡, 不吝惜萬金家財, 要對付強秦替韓國報機,天下為之震動。如今以三寸之舌為帝國軍師, 受封萬戶, 位居列侯, 這已達平民的極限, 對我張良來說已經足夠了。最後只願拋開人間俗事, 隨赤松子神遊而已。”從此就修習仙道。高皇帝去世, 呂後感激張良, 便固執地要他進食, 說“: 人生一世, 如白駒過隙, 何必自己虧待自己到這種地步呢!”張良不得已, 勉強遵命進食。六年之後張良去世, 諡號文成侯。張良當年在下邳橋上遇到授他《太公兵法》的老人, 十三年後, 他隨從高祖路經濟北, 果然在穀城山下見到塊黃石,就取來珍重地供奉祭祀。到張良過世,黃石同時也一起下葬。每逢掃墓和夏冬祭日, 也祭祀黃石。張良的兒子張不疑嗣為留侯。孝文三年犯不敬罪, 封爵被削除。

史記《留侯世家》

留侯張良者，其先韓人也。大父開地，相韓昭侯、宣惠王、襄哀王。父平，相釐王、悼惠王。悼惠王二十三年，平卒。卒二十歲，秦滅韓。良年少，未宦事韓。韓破，良家僮三百人，弟死不葬，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，為韓報仇，以大父、父五世相韓故。 

良嘗學禮淮陽。東見倉海君。得力士，為鐵椎重百二十斤。秦皇帝東游，良與客狙擊秦皇帝博浪沙中，誤中副車。秦皇帝大怒，大索天下，求賊甚急，為張良故也。良乃更名姓，亡匿下邳。 

良嘗閒從容步游下邳圯上，有一老父，衣褐，至良所，直墮其履圯下，顧謂良曰：“孺子，下取履！”良鄂然，欲毆之。為其老，彊忍，下取履。父曰：“履我！”良業為取履，因長跪履之。父以足受，笑而去。良殊大驚，隨目之。父去裏所，復還，曰：“孺子可教矣。后五日平明，與我會此。”良因怪之，跪曰：“諾。”五日平明，良往。父已先在，怒曰：“與老人期，后，何也？”去，曰：“后五日早會。”五日雞鳴，良往。父又先在，復怒曰：“后，何也？”去，曰：“后五日復早來。”五日，良夜未半往。有頃，父亦來，喜曰：“當如是。”出一編書，曰：“讀此則為王者師矣。后十年興。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，谷城山下黃石即我矣。”遂去，無他言，不復見。旦日視其書，乃太公兵法也。良因異之，常習誦讀之。 

居下邳，為任俠。項伯常殺人，從良匿。 

后十年，陳涉等起兵，良亦聚少年百餘人。景駒自立為楚假王，在留。良欲往從之，道還沛公。沛公將數千人，略地下邳西，遂屬焉。沛公拜良為廄將。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，沛公善之，常用其策。良為他人者，皆不省。良曰：“沛公殆天授。”故遂從之，不去見景駒。 

及沛公之薛，見項梁。項梁立楚懷王。良乃說項梁曰：“君已立楚后，而韓諸公子橫陽君成賢，可立為王，益樹黨。”項梁使良求韓成，立以為韓王。以良為韓申徒，與韓王將千餘人西略韓地，得數城，秦輒復取之，往來為游兵潁川。 

沛公之從雒陽南出轘轅，良引兵從沛公，下韓十餘城，擊破楊熊軍。沛公乃令韓王成留守陽翟，與良俱南，攻下宛，西入武關。沛公欲以兵二萬人擊秦峣下軍，良說曰：“秦兵尚彊，未可輕。臣聞其將屠者子，賈豎易動以利。願沛公且留壁，使人先行，為五萬人具食，益為張旗幟諸山上，為疑兵，令酈食其持重寶啗秦將。”秦將果畔，欲連和俱西襲咸陽，沛公欲聽之。良曰：“此獨其將欲叛耳，恐士卒不從。不從必危，不如因其解擊之。”沛公乃引兵擊秦軍，大破之。（遂）［逐］北至藍田，再戰，秦兵竟敗。遂至咸陽，秦王子嬰降沛公。 

沛公入秦宮，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，意欲留居之。樊噲諫沛公出舍，沛公不聽。良曰：“夫秦為無道，故沛公得至此。夫為天下除殘賊，宜縞素為資。今始入秦，即安其樂，此所謂‘助桀為虐’。且‘忠言逆耳利於行，毒藥苦口利於病’，願沛公聽樊噲言。”沛公乃還軍霸上。 

項羽至鴻門下，欲擊沛公，項伯乃夜馳入沛公軍，私見張良，欲與俱去。良曰：“臣為韓王送沛公，今事有急，亡去不義。”乃具以語沛公。沛公大驚，曰：“為將柰何？”良曰：“沛公誠欲倍項羽邪？”沛公曰：“鯫生教我距關無內諸侯，秦地可盡王，故聽之。”良曰：“沛公自度能卻項羽乎？”沛公默然良久，曰：“固不能也。今為柰何？”良乃固要項伯。項伯見沛公。沛公與飲為壽，結賓婚。令項伯具言沛公不敢倍項羽，所以距關者，備他盜也。及見項羽后解，語在項羽事中。 

漢元年正月，沛公為漢王，王巴蜀。漢王賜良金百溢，珠二斗，良具以獻項伯。漢王亦因令良厚遺項伯，使請漢中地。項王乃許之，遂得漢中地。漢王之國，良送至褒中，遣良歸韓。良因說漢王曰：“王何不燒絕所過棧道，示天下無還心，以固項王意。”乃使良還。行，燒絕棧道。 

良至韓，韓王成以良從漢王故，項王不遣成之國，從與俱東。良說項王曰：“漢王燒絕棧道，無還心矣。”乃以齊王田榮反，書告項王。項王以此無西憂漢心，而發兵北擊齊。 

項王竟不肯遣韓王，乃以為侯，又殺之彭城。良亡，閒行歸漢王，漢王亦已還定三秦矣。復以良為成信侯，從東擊楚。至彭城，漢敗而還。至下邑，漢王下馬踞鞍而問曰：“吾欲捐關以東等棄之，誰可與共功者？”良進曰：“九江王黥布，楚梟將，與項王有郄；彭越與齊王田榮反梁地：此兩人可急使。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，當一面。即欲捐之，捐之此三人，則楚可破也。”漢王乃遣隨何說九江王布，而使人連彭越。及魏王豹反，使韓信將兵擊之，因舉燕、代、齊、趙。然卒破楚者，此三人力也。 

張良多病，未嘗特將也，常為畫策，時時從漢王。 

漢三年，項羽急圍漢王滎陽，漢王恐憂，與酈食其謀橈楚權。食其曰：“昔湯伐桀，封其後於杞。武王伐紂，封其後於宋。今秦失德棄義，侵伐諸侯社稷，滅六國之后，使無立錐之地。陛下誠能復立六國後世，畢已受印，此其君臣百姓必皆戴陛下之德，莫不鄉風慕義，願為臣妾。德義已行，陛下南鄉稱霸，楚必斂衽而朝。”漢王曰：“善。趣刻印，先生因行佩之矣。” 

食其未行，張良從外來謁。漢王方食，曰：“子房前！客有為我計橈楚權者。”其以酈生語告，曰：“於子房何如？”良曰：“誰為陛下畫此計者？陛下事去矣。”漢王曰：“何哉？”張良對曰：“臣請藉前箸為大王籌之。”曰：“昔者湯伐桀而封其後於杞者，度能制桀之死命也。今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？”曰：“未能也。”“其不可一也。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者，度能得紂之頭也。今陛下能得項籍之頭乎？”曰：“未能也。”“其不可二也。武王入殷，表商容之閭，釋箕子之拘，封比干之墓。今陛下能封圣人之墓，表賢者之閭，式智者之門乎？”曰：“未能也。”“其不可三也。發鉅橋之粟，散鹿臺之錢，以賜貧窮。今陛下能散府庫以賜貧窮乎？”曰：“未能也。”“其不可四矣。殷事已畢，偃革為軒，倒置干戈，覆以虎皮，以示天下不復用兵。今陛下能偃武行文，不復用兵乎？”曰：“未能也。”“其不可五矣。休馬華山之陽，示以無所為。今陛下能休馬無所用乎？”曰：“未能也。”“其不可六矣。放牛桃林之陰，以示不復輸積。今陛下能放牛不復輸積乎？”曰：“未能也。”“其不可七矣。且天下游士離其親戚，棄墳墓，去故舊，從陛下游者，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。今復六國，立韓、魏、燕、趙、齊、楚之后，天下游士各歸事其主，從其親戚，反其故舊墳墓，陛下與誰取天下乎？其不可八矣。且夫楚唯無彊，六國立者復橈而從之，陛下焉得而臣之？誠用客之謀，陛下事去矣。”漢王輟食吐哺，罵曰：“豎儒，幾敗而公事！”令趣銷印。 

漢四年，韓信破齊而欲自立為齊王，漢王怒。張良說漢王，漢王使良授齊王信印，語在淮陰事中。 

其秋，漢王追楚至陽夏南，戰不利而壁固陵，諸侯期不至。良說漢王，漢王用其計，諸侯皆至。語在項籍事中。 

漢六年正月，封功臣。良未嘗有戰鬬功，高帝曰：“運籌策帷帳中，決勝千里外，子房功也。自擇齊三萬戶。”良曰：“始臣起下邳，與上會留，此天以臣授陛下。陛下用臣計，幸而時中，臣願封留足矣，不敢當三萬戶。”乃封張良為留侯，與蕭何等俱封。 

［六年］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，其餘日夜爭功不決，未得行封。上在雒陽南宮，從復道望見諸將往往相與坐沙中語。上曰：“此何語？”留侯曰：“陛下不知乎？此謀反耳。”上曰：“天下屬安定，何故反乎？”留侯曰：“陛下起布衣，以此屬取天下，今陛下為天子，而所封皆蕭、曹故人所親愛，而所誅者皆生平所仇怨。今軍吏計功，以天下不足遍封，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，恐又見疑平生過失及誅，故即相聚謀反耳。”上乃憂曰：“為之柰何？”留侯曰：“上平生所憎，群臣所共知，誰最甚者？”上曰：“雍齒與我故，數嘗窘辱我。我欲殺之，為其功多，故不忍。”留侯曰：“今急先封雍齒以示群臣，群臣見雍齒封，則人人自堅矣。”於是上乃置酒，封雍齒為什方侯，而急趣丞相、御史定功行封。群臣罷酒，皆喜曰：“雍齒尚為侯，我屬無患矣。” 

劉敬說高帝曰：“都關中。”上疑之。左右大臣皆山東人，多勸上都雒陽：“雒陽東有成皋，西有殽黽，倍河，向伊雒，其固亦足恃。”留侯曰：“雒陽雖有此固，其中小，不過數百里，田地薄，四面受敵，此非用武之國也。夫關中左殽函，右隴蜀，沃野千里，南有巴蜀之饒，北有胡苑之利，阻三面而守，獨以一面東制諸侯。諸侯安定，河渭漕輓天下，西給京師；諸侯有變，順流而下，足以委輸。此所謂金城千里，天府之國也，劉敬說是也。”於是高帝即日駕，西都關中。 

留侯從入關。留侯性多病，即道引不食谷，杜門不出歲餘。 

上欲廢太子，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。大臣多諫爭，未能得堅決者也。呂后恐，不知所為。人或謂呂后曰：“留侯善畫計筴，上信用之。”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劫留侯，曰：“君常為上謀臣，今上欲易太子，君安得高枕而臥乎？”留侯曰：“始上數在困急之中，幸用臣筴。今天下安定，以愛欲易太子，骨肉之閒，雖臣等百餘人何益。”呂澤彊要曰：“為我畫計。”留侯曰：“此難以口舌爭也。顧上有不能致者，天下有四人。四人者年老矣，皆以為上慢侮人，故逃匿山中，義不為漢臣。然上高此四人。今公誠能無愛金玉璧帛，令太子為書，卑辭安車，因使辯士固請，宜來。來，以為客，時時從入朝，令上見之，則必異而問之。問之，上知此四人賢，則一助也。”於是呂后令呂澤使人奉太子書，卑辭厚禮，迎此四人。四人至，客建成侯所。 

漢十一年，黥布反，上病，欲使太子將，往擊之。四人相謂曰：“凡來者，將以存太子。太子將兵，事危矣。”乃說建成侯曰：“太子將兵，有功則位不益太子；無功還，則從此受禍矣。且太子所與俱諸將，皆嘗與上定天下梟將也，今使太子將之，此無異使羊將狼也，皆不肯為盡力，其無功必矣。臣聞‘母愛者子抱’，今戚夫人日夜待御，趙王如意常抱居前，上曰‘終不使不肖子居愛子之上’，明乎其代太子位必矣。君何不急請呂后承閒為上泣言：‘黥布，天下猛將也，善用兵，今諸將皆陛下故等夷，乃令太子將此屬，無異使羊將狼，莫肯為用，且使布聞之，則鼓行而西耳。上雖病，彊載輜車，臥而護之，諸將不敢不盡力。上雖苦，為妻子自彊。’”於是呂澤立夜見呂后，呂后承閒為上泣涕而言，如四人意。上曰：“吾惟豎子固不足遣，而公自行耳。”於是上自將兵而東，群臣居守，皆送至灞上。留侯病，自彊起，至曲郵，見上曰：“臣宜從，病甚。楚人剽疾，願上無與楚人爭鋒。”因說上曰：“令太子為將軍，監關中兵。”上曰：“子房雖病，彊臥而傅太子。”是時叔孫通為太傅，留侯行少傅事。 

漢十二年，上從擊破布軍歸，疾益甚，愈欲易太子。留侯諫，不聽，因疾不視事。叔孫太傅稱說引古今，以死爭太子。上詳許之，猶欲易之。及燕，置酒，太子侍。四人從太子，年皆八十有餘，須眉皓白，衣冠甚偉。上怪之，問曰：“彼何為者？”四人前對，各言名姓，曰東園公，角裏先生，綺裏季，夏黃公。上乃大驚，曰：“吾求公數歲，公辟逃我，今公何自從吾兒游乎？”四人皆曰：“陛下輕士善罵，臣等義不受辱，故恐而亡匿。竊聞太子為人仁孝，恭敬愛士，天下莫不延頸欲為太子死者，故臣等來耳。”上曰：“煩公幸卒調護太子。” 

四人為壽已畢，趨去。上目送之，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：“我欲易之，彼四人輔之，羽翼已成，難動矣。呂后真而主矣。”戚夫人泣，上曰：“為我楚舞，吾為若楚歌。”歌曰：“鴻鵠高飛，一舉千里。羽翮已就，橫絕四海。橫絕四海，當可柰何！雖有矰繳，尚安所施！”歌數闋，戚夫人噓唏流涕，上起去，罷酒。竟不易太子者，留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。 

留侯從上擊代，出奇計馬邑下，及立蕭何相國，所與上從容言天下事甚眾，非天下所以存亡，故不著。留侯乃稱曰：“家世相韓，及韓滅，不愛萬金之資，為韓報讎彊秦，天下振動。今以三寸舌為帝者師，封萬戶，位列侯，此布衣之極，於良足矣。願棄人閒事，欲從赤松子游耳。”乃學辟谷，道引輕身。會高帝崩，呂后德留侯，乃彊食之，曰：“人生一世閒，如白駒過隙，何至自苦如此乎！”留侯不得已，彊聽而食。 后八年卒，謚為文成侯。子不疑代侯。 

子房始所見下邳圯上老父與太公書者，后十三年從高帝過濟北，果見谷城山下黃石，取而葆祠之。留侯死，并葬黃石（冢）。每上冢伏臘，祠黃石。 

留侯不疑，孝文帝五年坐不敬，國除。 

太史公曰：學者多言無鬼神，然言有物。至如留侯所見老父予書，亦可怪矣。高祖離困者數矣，而留侯常有功力焉，豈可謂非天乎？上曰：“夫運籌筴帷帳之中，決勝千里外，吾不如子房。”余以為其人計魁梧奇偉，至見其圖，狀貌如婦人好女。蓋孔子曰：“以貌取人，失之子羽。”留侯亦云。

白話：

侯張良，他的先人是韓國人。祖父開地，做過韓昭侯、宣惠王、襄哀王的相。父親平，做過釐王、悼惠王的相。悼惠王二十三年（前250），父親平去世。張良的父親死後二十年，秦國滅亡了韓國。張良當時年紀輕，沒有在韓國做官。韓國滅亡後，張良家有奴僕三百人，弟弟死了不厚葬，用全部財產尋求勇士謀刺秦王，為韓國報仇，這是因為他的祖父、父親任過五代韓王之相的緣故。 

　

張良曾經在淮陽學習禮法，到東方見到了倉海君。他找得一個大力士，造了一個一百二十斤重的鐵錘。秦始皇到東方巡遊，張良與大力士在博浪沙這個地方襲擊秦始皇，誤中了副車。秦始皇大怒，在全國大肆搜捕，尋拿刺客非常急迫，這是為了張良的緣故。張良於是改名換姓，逃到下邳躲藏起來。 

　

張良閒暇時徜徉於下邳橋上，有一個老人，穿著粗布衣裳，走到張良跟前，故意把他的鞋甩到橋下，看著張良對他說："小子，下去把鞋撿上來！"張良有些驚訝，想打他，因為見他年老，勉強地忍了下來，下去撿來了鞋。老人說："給我把鞋穿上！"張良既然已經替他把鞋撿了上來，就跪著替他穿上。老人把腳伸出來穿上鞋，笑著離去了。張良十分驚訝，隨著老人的身影注視著他。老人離開了約有一裡路，又返回來，說："你這個孩子可以教導教導。五天以後天剛亮時，跟我在這裡相會。"張良覺得這件事很奇怪，跪下來說："嗯。"五天后的拂曉，張良去到那裡。老人已先在那裡，生氣地說："跟老年人約會，反而後到，為什麼呢？"老人離去，並說："五天以後早早來會面。"五天后雞一叫，張良就去了。老人又先在那裡，又生氣地說："又來晚了，這是為什麼？"老人離開說："五天后再早點兒來。"五天后，張良不到半夜就去了。過了一會兒，老人也來了，高興地說："應當像這樣才好。"老人拿出一部書，說："讀了這部書就可以做帝王的老師了。十年以後就會發跡。十三年後小夥子你到濟北見我，穀城山下的黃石就是我。"說完便走了，沒有別的話留下，從此也沒有見到這位老人。天明時一看老人送的書，原來是《太公兵法》。張良因而覺得這部書非同尋常，經常學習、誦讀它。 

張良住在下邳時，行俠仗義。項伯曾經殺了人，跟隨張良躲藏起來。過了十年，陳涉等人起兵反秦，張良也聚集了一百多個青年。景駒自立為代理楚王，駐在留縣。張良打算前去跟隨他，半道上遇見了沛公。沛公率領幾千人，奪取下邳以西的地方，張良便歸附了他。沛公任命張良做廄將。張良多次根據《太公兵法》向沛公獻策，沛公很賞識他，經常採用他的計謀。張良對別人講這些，別人都不能領悟。張良說："沛公大概是天授予人間的。"所以張良就跟隨了沛公，沒有離開他去見景駒。等到沛公到了薛地，會見項梁。項梁擁立了楚懷王。張良於是勸說項梁道："您已經擁立了楚王的後人，而韓國各位公子中橫陽君韓成賢能，可以立為王，增加同盟者的力量。"項梁派張良尋找到韓成，把他立為韓王。任命張良為韓國司徒，隨韓王率領一千多人向西攻取韓國原來的領地，奪得幾座城邑，秦軍隨即又奪了回去，韓軍只在潁川一帶往來遊擊作戰。

沛公從洛陽向南穿過轘轅山時，張良率兵跟從沛公，攻下韓地十餘座城邑，擊敗了楊熊的軍隊。沛公於是讓韓王成在陽翟留守，自己和張良一起南下，攻打宛縣，向西進入武關。沛公想用兩萬人的兵力攻打秦朝嶢關的軍隊，張良勸告說："秦軍還很強大，不可輕視。我聽說嶢關的守將是屠戶的兒子，市儈容易以利相誘。希望沛公暫且留守軍營，派人先去，給五萬人預備吃的東西，在各個山頭上多增掛旗幟，作為疑兵，叫鸝食（ｙì,義）其（ｊī，機）帶著貴重的寶物利誘秦軍的將領。"秦軍的將領果然背叛秦朝，打算跟沛公聯合一起向西襲擊咸陽，沛公想聽從秦將的計畫。張良說："這只是嶢關的守將想反叛罷了，恐怕部下的士兵們不聽從。士兵不從必定帶來危害，不如趁著他們懈怠時攻打他們。"沛公於是率兵攻打秦軍，大敗敵兵。然後追擊敗軍到藍田，第二次交戰，秦兵終於崩潰。沛公於是到了咸陽，秦王子嬰投降了沛公。

沛公進入秦宮，那裡的宮室、帳幕、狗馬、貴重的寶物、美女數以千計，沛公的意圖是想留下住在宮裡。樊噲勸諫沛公出去居住，沛公不聽。張良說："秦朝正因暴虐無道，所以沛公才能夠來到這裡。替天下剷除兇殘的暴政，應該以清廉樸素為本。現在剛剛攻入秦都，就要安享其樂，這正是人們說的'助桀為虐'。況且'忠言逆耳利於行，良藥苦口利於病'，希望沛公能夠聽進樊噲的意見。"沛公這才回車駐在霸上。

項羽來到鴻門下，想要攻打沛公，項伯於是連夜急馳到沛公的軍營，私下裡會見張良，想讓張良跟他一起離開。張良說："我是替韓王伴送沛公的，如今情況緊急，逃離而去是不合道義的。"於是就將情況全都告訴了沛公。沛公非常吃驚，說："對此將怎麼辦呢？"張良說："沛公果真想背叛項羽嗎？"沛公說："淺薄無知的小人教我封鎖函谷關不要讓諸侯們進來，說這樣秦朝的土地就可以全部主宰了，所以就聽從了這種意見。"張良說："沛公自己揣度（ｄｕó,奪）一下能夠打退項羽嗎？"沛公沉默了好一會兒，說："本來是不能夠的。現在該怎麼辦呢？"張良於是堅決邀請項伯見沛公。項伯會見了沛公。沛公與項伯同飲，為他敬酒祝福，並結為親家。沛公請項伯向項羽詳細說明沛公不敢背叛項羽，沛公之所以封鎖函谷關，是為了防備其他的強盜。等到沛公會見項羽以後，取得了和解，這些情況記載在《項羽本記》中。漢元年（前206）正月，沛公做了漢王，統治巴蜀地區。漢王賞賜張良黃金百鎰，珍珠二鬥，張良把它們都贈送給了項伯。漢王也因此讓張良厚贈項伯，使項伯代他請求漢中地區。項王應允了漢王的請求，漢王於是得到了漢中地區。漢王到封國去，張良送到褒中，漢王讓張良返回韓國。張良便勸告漢王說："大王為何不燒斷所經過的棧道，向天下表示不再回來的決心，以此穩住項王的內心。"漢王便讓張良返回韓國。漢王行進中，燒斷了所經過的的棧道。張良到了韓國，韓王成因為張良跟隨漢王的緣故，項王不派韓成到封國去，讓他跟隨自己一起東去。張良向項王解說到："漢王燒斷了棧道，已經沒有返回的意思了。"張良便把齊王田榮反叛之事上書報告項王。項王由此不再擔憂西邊的漢王，因而起兵北上攻打齊國。項王終於不肯派韓王回韓國，於是把他貶為侯，又在彭城殺了他。張良逃跑，抄小路隱秘地回到漢王那裡，漢王這時也已回軍平定三秦了。漢王又封張良為成信侯，跟著東征楚國。到了彭城，漢軍戰敗而歸。行至下邑，漢王下馬倚著馬鞍問道："我打算捨棄函谷關以東等一些地方作為封賞，誰能夠同我一起建功立業呢？"張良進言說："九江王黥布是楚國的猛將，同項王有隔閡；彭越與齊王田榮在梁地反楚。這兩個人可立即利用。漢王的將領中唯有韓信可以託付大事，獨當一面。如果要捨棄這些地方，就把它們送給這三個人，那麼楚國就可以打敗了。"漢王於是派隨何去遊說九江王黥布，又派人去聯絡彭越。等到魏王豹反漢，漢王派韓信率兵攻打他，乘勢攻佔了燕、代、齊、趙等國的領地。而最終擊潰楚國的，是這三個人的力量。

張良多病，不曾獨立帶兵作戰，一直作為出謀劃策的臣子，時時跟從漢王。

漢三年（前204），項羽把漢王緊急地圍困在滎陽，漢王驚恐憂愁，與酈食其商議削弱楚國的勢力。酈食其說："昔日商湯討伐夏桀，封夏朝後人于杞國。周武王討伐商紂，封商朝後人于宋國。如今秦朝喪失德政、拋棄道義，侵伐諸侯各國，消滅了六國的後代，使他們沒有一點立足的地方。陛下果真能夠重新封立六國的後裔，使他們都接受陛下的印信，這樣六國的君臣百姓一定都感戴陛下的恩德，無不歸順服從，仰慕陛下道義，甘願做陛下的臣民。隨著恩德道義的施行，陛下就可以面南稱霸，楚王一定整好衣冠恭恭敬敬地前來朝拜了。"漢王說："好。趕快刻制印信，先生就可以帶著這些印出發了。"酈食其還沒有動身，張良從外面回來謁見漢王。漢王正在吃飯，說："子房過來！有一個客人為我設計削弱楚國的勢力。"接著把酈食其的話都告訴了張良，然後問道："在你看來這事怎樣？"張良說："是誰替陛下出的這個主意？陛下的大事要完了。"漢王說："為什麼呢？"張良回答說："我請求您允許我借用您面前的筷子為大王籌畫一下形勢。"接著說："昔日商湯討伐夏桀而封夏朝的後代于杞國，那是估計到能制桀於死命。當前陛下能制項籍於死命嗎？"漢王說："不能。"張良說："這是不能那樣做的第一個原因。周武王討伐商紂而封商朝的後代于宋國，那是估計到能得到紂王的腦袋。現在陛下能得到項籍的腦袋嗎？"漢王說："不能。"張良說："這是不能那樣做的第二個原因。武王攻入殷商的都城後，在商容所居裡巷的大門上表彰他，釋放囚禁的箕子，重新修築比干的墳墓。如今陛下能重新修築聖人的墳墓，在賢人裡巷的大門表彰他，在有才智的人們前向他致敬嗎？"漢王說："不能。"張良說："這是不能那樣做的第三個原因。周武王曾發放巨橋糧倉的存糧，散發鹿台府庫的錢財，以此賞賜貧苦的民眾。目前陛下能散發倉庫的財物來賞賜窮人嗎？"漢王說："不能。"張良說："這是不能那樣做的第四個原因。周武王滅亡商朝以後，廢止兵車，改為乘車，把兵器倒置存放，蓋上虎皮，用以向天下表明不再動用武力。現在陛下能停止戰事，推行文治，不再打仗了嗎？"漢王說："不能。"張良說："這是不能那樣做的第五個原因。周武王將戰馬放牧在華山的南面，以此表明沒有用它們的地方了。眼下陛下能讓戰馬休息不再使用它們嗎？"漢王說："不能。"張良說："這是不能那樣做的第六個原因。周武王把牛放牧在桃林的北面，以此表明不再運輸和積聚作戰用的糧草。而今陛下能放牧牛群不再運輸、積聚糧草了嗎？"漢王說："不能。"張良說："這是不能那樣做的第七個原因。再說天下從事遊說活動的人離開他們的親人，捨棄了祖墳，告別了老友，跟隨陛下各處奔走，只是日夜盼望著想得到一塊小小的封地。假如恢復六國，擁立韓、魏、燕、趙、齊、楚的後代，天下從事遊說活動的人各自回去侍奉他們的主上，伴隨他們的親人，返回他們的舊友和祖墳所在之地，陛下同誰一起奪取天下呢？這是不能那樣做的第八個原因。當前只有使楚國不再強大，否則六國被封立的後代重新屈服並跟隨楚國，陛下怎麼能夠使他們臣服？如果真的要採用這位客人的計策，陛下的大事就完了。"漢王飯也不吃了，吐出口中的食物，罵道："這個笨書呆子，幾乎敗壞了你老子的大事！"於是下令趕快銷毀那些印信。

漢四年（前203），韓信攻下齊國而想自立為齊王，漢王大怒。張良勸告漢王，漢王才派張良授予韓信"齊王信"的印信，此事記載在《淮陰侯列傳》中。

這年秋天，漢王追擊楚軍到陽夏南面，戰事失利而堅守固陵營壘，諸侯原已約好前來，但沒有到。張良向漢王進計，漢王採用了他的計策，諸侯才都來到。此事記載在《項羽本紀》中。漢六年（前201）正月，封賞功臣。張良不曾有戰功，高帝說："出謀劃策於營帳之中，決定勝負在千里之外，這就是子房的功勞。讓張良自己從齊國選擇三萬戶作為封邑。"張良說："當初我在下邳起事，與主上會合在留縣，這是上天把我交給陛下。陛下採用我的計謀，幸而經常生效，我只願受封留縣就足夠了，不敢承受三萬戶。"於是封張良為留侯，同蕭何等人一起受封。

皇上已經封賞大功臣二十多人，其餘的人日夜爭功，不能決定高下，未能進行封賞。皇上在洛陽南宮，從橋上望見一些將領常常坐在沙地上彼此議論。皇上說："這些人在說什麼？"留侯說："陛下不知道嗎？這是在商議反叛呀。"皇上說："天下已接近安定，為什麼還要謀反呢？"留侯說："陛下以平民身分起事，靠著這些人取得了天下，現在陛下做了天子，而所封賞的都是蕭何、曹參這些陛下所親近寵倖的老友，所誅殺的都是一生中仇恨的人。如今軍官們計算功勞，認為天下的土地不夠一一封賞的，這些人怕陛下不能全部封到，恐怕又被懷疑到平生的過失而至於遭受誅殺，所以就聚在一起圖謀造反了。"皇上於是憂心忡忡地說："這件事該怎麼辦呢？"留侯說："皇上平生憎恨，又是群臣都知道的，誰最突出？"皇上說："雍齒與我有宿怨，曾多次使我受窘受辱。我原想殺掉他，因為他的功勞多，所以不忍心。"留侯說："現在趕緊先封賞雍齒來給群臣看，群臣見雍齒都被封賞，那麼每人對自己能受封就堅信不疑了。"於是皇上便擺設酒宴，封雍齒為什方侯，並緊迫地催促丞相、禦史評定功勞，施行封賞。群臣吃過酒後，都高興地說："雍齒尚且被封為侯，我們這些人就不擔憂了。"劉敬勸告高帝說："要以關中為都城。"皇上對此心有疑慮。左右的大臣都是關東地區的人，多數勸皇上定都洛陽，他們說："洛陽東面有成皋，西面有崤山、澠池，背靠黃河，面向伊水、洛水，它地形的險要和城郭的堅固也足可以依靠。"留侯說："洛陽雖然有這樣險固，但它中間的境域狹小，不過幾百里方圓，土地貧瘠，四面受敵，這裡不是用武之地。關中東面有崤山、函谷關，西面有隴山、岷山，肥沃的土地方圓千里，南面有富饒的巴、蜀兩郡，北面有利於放牧的胡苑，依靠三面的險阻來固守，只用東方一面控制諸侯。如果諸侯安定，可由黃河、渭河運輸天下糧食，往西供給京都；如果諸侯發生變故，可順流而下，足以運送物資。這正是所謂'金城千里，天府之國'，劉敬的建議是對的。"於是高帝當即決定起駕，往西關定都關中。

留侯跟隨高帝入關。他體弱多病，便施行道引之術，不食五穀，閉門不出有一年多。皇上想廢掉太子，立戚夫人生的兒子趙王如意。很多大臣進諫勸阻，都沒能改變高帝確定不移的想法。呂後很驚恐，不知該怎麼辦。有人對呂後說："留侯善於出謀劃策，皇上信任他。"呂後就派建成侯呂澤脅迫留侯說："您一直是皇上的謀臣，現在皇上打算更換太子，您怎麼能墊高枕頭睡大覺呢？"留侯說："當初皇上多次處在危急之中，採用了我的計謀。如今天下安定，由於偏愛的原因想更換太子，這些至親骨肉之間的事，即使同我一樣的有一百多人進諫又有什麼益處。"呂澤竭力要脅說："一定得給我出個主意。"留侯說："這件事是很難用口舌來爭辯的。皇上不能招致而來的，天下有四個人。這四個人已經年老了，都認為皇上對人傲慢，所以逃避躲藏在山中，他們按照道義不肯做漢朝的臣子。但是皇上很敬重這四個人。現在您果真能不惜金玉壁帛，讓太子寫一封信，言辭要謙恭，並預備安車，再派有口才的人懇切地聘請，他們應當會來。來了以後，把他們當作貴賓，讓他們時常跟著入朝，叫皇上見到他們，那麼皇上一定會感到驚異並詢問他們。一問他們，皇上知道這四個人賢能，那麼這對太子是一種幫助。"於是呂後讓呂澤派人攜帶太子的書信，用謙恭的言辭和豐厚的禮品，迎請這四個人。四個人來了，就住在建成侯的府第中為客。

漢十一年（前196），黥布反叛，皇上患重病，打算派太子率兵前往討伐叛軍。這四個人互相商議說："我們之所以來，是為了要保全太子，太子如若率兵平叛，事情就危險了。"於是勸告建成侯說："太子率兵出戰，如立了功，那麼權位也不會高過太子；如無功而返，那麼從這以後就是遭受禍患了。再說跟太子一起出征的各位將領，都是曾經同皇上平定天下的猛將，如今讓太子統率這些人，這和讓羊指揮狼有什麼兩樣，他們決不肯為太子賣力，太子不能建功是必定的了。我們聽說'愛其母必抱其子'，現在戚夫人日夜侍奉皇上，趙王如意常被抱在皇上面前，皇上說'終歸不能讓不成器的兒子居於我的愛子之上'，顯然，趙王如意取代太子的寶位是必定的了。您何不趕緊請呂後打機會向皇上哭訴：'黥布是天下的猛將，很會用兵，現今的各位將領都是陛下過去的同輩，您卻讓太子統率這些人，這和讓羊指揮狼沒有兩樣，沒有人肯為太子效力，而且如讓黥布聽說這個情況，就會大張旗鼓地向西進犯。皇上雖然患病，還可以勉強地乘坐輜車，躺著統轄軍隊，眾將不敢不盡力。皇上雖然受些辛苦，為了妻兒還是要自己奮發圖強一下。'"於是呂澤立即在當夜晉見呂後，呂後找機會向皇上哭訴，說了四個人授意的那番話。皇上說："我就想到這小子本來不能派遣他，老子自己去吧。"於是皇上親自帶兵東征，群臣留守，都送到灞上。留侯患病，自己勉強支撐起來，送到曲郵，謁見皇上說："我本應跟從前往，但病勢沉重。楚國人馬迅猛敏捷，希望皇上不要跟楚國人鬥個高低。"留侯又趁機規勸皇上說："讓太子做將軍，監守關中的軍隊吧。"皇上說："子房雖然患病，也要勉強在臥床養病時輔佐太子。"這時叔孫通做太傅，留侯任少傅之職。漢十二年（前195），皇上隨著擊敗黥布的軍隊回來，病勢更加沉重，愈想更換太子。留侯勸諫，皇上不聽，留侯就託病不再理事。叔孫太傅引證古今事例進行勸說，死命爭保太子。皇上假裝答應了他，但還是想更換太子。等到安閒的時候，設置酒席，太子在旁侍侯。那四人跟著太子，他們的年齡都已八十多歲，鬚眉潔白，衣冠非常壯美奇特。皇上感到奇怪，問道："他們是幹什麼的？"四個人向前對答，各自說出姓名，叫東園公、角裡先生、綺裡季、夏黃公。皇上於是大驚說："我訪求各位好幾年了，各位都逃避著我，現在你們為何自願跟隨我兒交遊呢？"四人都說："陛下輕慢士人，喜歡罵人，我們講求義理，不願受辱，所以惶恐地逃躲。我們私下聞知太子為人仁義孝順，謙恭有禮，喜愛士人，天下人沒有誰不伸長脖子想為太子拼死效力的。因此我們就來了。"皇上說："煩勞諸位始終如一地好好調理保護太子吧。"

四個人敬酒祝福已畢，小步快走離去。皇上目送他們，召喚戚夫人過來，指著那四個人給她看，說道："我想更換太子，他們四個人輔佐他，太子的羽翼已經形成，難以更動了。呂後真是你的主人了。"戚夫了哭泣起來，皇上說："你為我跳楚舞，我為你唱楚歌。"皇上唱道："天鵝高飛，振翅千里。羽翼已成，翱翔四海。翱翔四海，當可奈何！雖有短箭，何處施用！"皇上唱了幾遍，戚夫人抽泣流淚，皇上起身離去，酒宴結束。皇上最終沒更換太子，原本是留侯招致這四個人發生了效力。留侯跟隨皇上進攻代國，在馬邑城下出妙計，以及勸皇上立蕭何為相國，他跟皇上平常隨便談論天下的事情很多，但由於不是關於國家存亡的大事，所以未予記載。留侯宣稱道："我家世代為韓相，到韓國滅亡，不惜萬金家財，替韓國向強秦報仇，天下為此震動，如今憑藉三寸之舌為帝王統師，封邑萬戶，位居列侯，這對一個平民是至高無上的，我張良已經非常滿足了。我願丟卻人世間的事情，打算隨赤松子去遨遊。"張良於是學辟谷學術，行道引輕身之道。正值高帝駕崩，呂後感激留侯，便竭力讓他進食，說："人生一世，時光有如白駒過隙一樣迅速，何必自己苦行到這種地步啊！"留侯不得已，勉強聽命進食。過後八年，留侯去世，定諡號叫文成侯。他兒子張不疑襲封為侯。張子房當初在下邳橋上遇見那個給他《太公兵法》的老丈，在別後十三年他隨高帝經過濟北，果然見到穀城山下的黃石，便把它取回，奉若至寶地祭祀它。留侯去世，一起安葬了黃石。以後每逢掃墓以及冬夏節日蔡祀張良的時候，也同時蔡祀黃石。留侯張不疑，在孝文帝五年（前175）因犯了不敬之罪，封國被廢除。

太史公說：學者大多說沒有鬼神，然而又說有精怪。至於像留侯遇見老丈贈書的事，也夠神奇的了。高祖遭遇困厄的情況有多次了，而留侯常在這種危急時刻建功效力，難道可以說不是天意嗎？皇上說："出謀劃策於營帳之中，決定勝負在千里之外，我比不了子房。"我原以為此人大概是高大威武的樣子，等到看見他的畫像，相貌卻像個美麗的女子。孔子說過："按照相貌來評判人，在對待子羽上就有所失。"對於留侯也可以這樣說。

不同之處
1.分法不同：
    史記把張良列為世家(留侯世家)，並單獨成立介紹；但是漢書卻列為傳記，並且與周勃、陳平的傳記放在一起(張陳王周傳) 。

2.主客觀分寫：

   史記在正文中用客觀筆法，主觀評論及感想則 多見於放在正文後的＜太史公曰＞及文末的＜太史公自序＞ ，漢書則沒有。

3.史記質樸，漢書華麗：
   史記好用對白，據人物口吻直書，所以逼肖傳神，漢書則將對話前省，史記用語也比較不避鄙俗，可見其人真實面貌，漢書則不是如此，讀起來比較沒那麼有趣。

4.時間點有些不一致：

中間

   史記：其秋，漢王追楚至陽夏南

   漢書：五年冬，漢王追楚至陽夏南

結尾

   史記：留侯不疑，孝文帝五年坐不敬，國除。 

   漢書：子不疑嗣侯。孝文三年坐不敬，國除。

参.張良補充資料 

撰寫者：王俊智
1、 衍生成語
1、孺子可教

（1）出處

《史記‧留侯世家》：「張良嘗閒從容步游下邳圮上。有一老父，衣褐，至良所，直墮其履圮下。顧謂良曰：『孺子下取履。』良愕然，欲毆之。為其老，彊忍下取履。父曰：『履我。』。因長跪履之。父以足受，笑而去。良殊大驚，隨目之。父去里所，復還曰：『孺子可教矣！』」

《史記‧留侯世家》：「父以足受，笑而去。良殊大驚，隨目之。父去裡所，復返，曰：『孺子可教矣。』」


（2）故事

在刺殺秦皇失敗之後，張良逃到下邳去。

有一天，張良在橋上遇見有一個老人，那時老人故意把鞋丟到橋下，叫張良替他拾起來，張良起初感到憤怒，但一看老人年紀那麼大，又生了憐憫之心，所以替老人取回鞋子。老人後來伸腳要張良幫他把鞋子穿上，張良又忍著替他穿上。老人只笑了一笑，一聲不響地走了。不料那位老人走了不久，又折回來對張良說：「孺子可教！」，並叫他在五天後的早上到橋上來等他，說完就走了。

張良對這位奇怪的老人，猜測不透他的意思。五天以後，一早去赴老人的約，到了橋上，老人已經早在那裡了，因為張良遲到，老人叫他第二天再去。第二天張良去得很早，但老人比他更早，第三天又是這樣，老人因張良對約會不遵守時間，責罵了幾句，叫他過五天再去。這次，張良不敢遲到，還沒有到半夜，就到橋上去等候，果然老人還沒有來。過了一會，老人來了，他見張良已在橋上等他，顯得很歡喜，拿出一本書給張良，叫他十年以後到濟北的谷城山下見他，張良後來就憑那本書，幫助劉邦建立了漢朝。


（3）這個故事衍生出「圯橋進履」（進履圯橋）的故事，義指屈己尊老，求取教益。
2、獨當一面

（1）出處

《史記‧留侯世家》：「至下邑，漢王下馬踞鞍而問曰：『吾欲捐關以東等之，誰可與共功者？』良進曰：『九江王黥布，楚梟將，與項王有郤；彭越與齊王田榮反梁地：此兩人可急使。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，當一面。即欲捐之，捐之此三人，則楚可破也。』漢王乃遣隨何說九江王布，而使人連彭越。及魏王豹反，使韓信將兵擊之，因舉燕、代、齊、趙。然卒破楚者，此三人力也。」
（2）故事

楚王項羽和漢王劉邦為奪天下，楚漢發生多次戰爭。一次，張良跟隨漢王東征楚國，到彭城時，漢軍戰敗而歸。退兵至下邑，漢王跳下馬倚著馬鞍問道︰「我想捨棄函谷關以東等地作為封賞，誰能夠與我共同建立功業呢？」 
張良進言說︰「九江王黥布是楚國的猛將，與項王有嫌隙；彭越和與齊王在梁地反楚。這兩人可立即利用。而漢王的將領中，唯有韓信可以托付大事，能獨當一面。如果您要捨棄土地，就把它們送給這三個人，那麼楚國就可以打敗了。」 
於是，漢王派遣隨何去遊說九江王黥布，又派人去聯絡彭越。等到魏王豹反漢，漢王就派韓信率兵攻打他，並乘機攻佔燕、代、齊、趙等國的領土。然而最終擊潰楚國的，是這三個人的力量。
二、他人眼中的張良
1、謀聖

＊ 《史記‧高祖本紀》：「夫運籌帷幄之中，決勝千里之外，吾不如子房。」 
（1）燒棧道，使項羽不疑
劉邦被封為漢王，封地在漢中、巴蜀，張良建議燒燬棧道，表示不再東還，使項羽失去戒心。讓劉邦得到休生養息的機會. 後來韓信的明修棧道暗渡陳倉計謀成功和張良的燒毀棧道相互輝印。
（2）以計挑撥項羽與范增

劉邦受困於滎陽城時，以計策挑撥項羽與范增間的互信，致使范增求去，項羽自此失去身邊最佳的謀臣。
（3）建議策反英布、彭越

劉邦在彭城被項羽殺個大敗，正在擔心害怕項羽會趁勝追擊打進三秦，張良建議策反英布，彭越讓項羽有後顧之憂，並且建議劉邦派韓信攻打魏、趙、燕國。這個建議讓劉邦再度得到喘息的機會。
2、美男子


＊ 司馬遷《史記‧留侯世家》：「余以為其人計魁梧奇偉，至見其圖，狀貌如婦人好女。蓋孔子曰：『以貌取人，失之子羽。』留侯亦云。」 

3、太玄童子

＊《太平廣記》：「子房登仙，位為太玄童子，常從老君于太清之中。其孫道陵得道，朝昆侖之夕，子房往焉。」 

（1）黃石老人賜天書

三次於下邳橋上見黃石老人，後贈予張良天書一本。不僅讓張良領悟軍事謀略，幫助劉邦稱王；更讓他習得法術，可自由翱翔。後代把老人給他的那部書稱為「黃石公書」。
（2）開棺只見黃石枕


張良死後葬在龍首原，漢末赤眉起義時，張良的墓被掘開，只見棺木中一個黃石枕頭突然騰空飛去，像流星一樣一閃即逝。棺木中根本沒有張良的屍骨和衣帽，只有寫在素絹上的文章和幾篇論述戰術的文章。

（3）修道成太玄童子

張良成仙以後，做了天宮的童子，常跟隨太上老君在天界遨游。他的孫子張道陵也得了道，朝拜昆侖山時，張良還曾去看望他。
三、最聰明的計謀

＊張良：「願棄人間事，欲從赤松子游耳。」

→張良一生用計高明，到了最後一步，依然聰明，為自己找尋一條退路。推辭掉高祖的重用，功臣身退。否則下場或許會與韓信相同。 
四、結論
張良的一生充滿了神話色彩。 
    姑且不論他是否因為得到老人授予的天書而提升戰鬥力，還是天資聰穎無人能敵，他確實善於計謀策略，成為劉邦的一大助手。 

    除此之外，張良的事蹟也告訴我們一個道理：敬老尊賢、 熱心助人！ 

    天下無奇不有，豈能料到在你幫助下過馬路的老人會是何等高人，或許下一秒就贈予絕世武功祕笈。 

參考資料：

http://ctext.org/zh   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
http://www.ndcnc.gov.cn/datalib/2003/Literature/SHL-DL/SHL-DL-2775 

中國文學

http://content.edu.tw/senior/chinese/ks_rs/content/chinese/wen/chin/newsima.htm
史記 - 文宇-秦漢-司馬遷

白話二十四史之2【漢書】
